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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丽

　　

  近段时间以来，“暴骑团”横冲直撞闯入

公众视野：上海徐汇滨江地区清晨出现一群

“暴骑团”，几十辆自行车浩荡前行，这些骑行

者有的不顾交通信号灯，肆意闯红灯，有的甚

至侵占机动车道，给正常通行的行人和车辆

带来极大困扰。对此，当地交警部门对非机动

车乱骑行开展了专项整治。

  这样的问题并非个例。《法治日报》记者

调查发现，在各地，一些骑行团体带有竞技活

动的性质，模拟公路自行车赛，骑行速度最快

会超过40公里每小时。为了避开非机动车道

的人，一些骑友会直接在机动车道骑行，速度

快、人数多，也出现了闯红灯、追逐竞速等情

况，违反了交通法律法规。

  受访专家认为，骑行是一项运动，本意是

为了锻炼身体，但打着“健康”旗号的违法违

规骑行是不可取的。“暴骑团”罔顾交通安全，

不仅涉嫌违反交通安全法规，也为自身安全

埋下隐患。这类“暴骑团”往往是有组织、有计

划地上路骑行，对这类团体应该进行管理和

引导。

在机动车道上疾驰

肆意变道无视安全

　　“至少十多名骑行者，在机动车道上疾驰。

面对红灯，没有任何减速，直接骑过去了。”

　　今年4月初，上海市民刘女士在青浦区胜

利路附近被

“刷新了三观”。

“当时我坐在副驾驶，都看

呆了，还特意问了司机好几次，右边

那条是机动车道吧？”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不少行人、机动车驾

驶者在道路上遇到过不守交通规则的骑行

团队。

　　广东深圳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今年3月下

旬，在和平路附近，看到十几个骑行者占用机

动车道，“呼呼啦啦占据了3条机动车道，还肆

意变道，完全不顾道路安全问题”。

　　“在广州的大学城，无论是白天还是傍

晚，我经常看到车队在马路上‘飙车’，有的车

队还会走机动车道，真的很危险。”在广东上

大学的马先生这样向记者吐槽。

　　骑行爱好者北京市民王先生目睹过在机

动车道骑行引发的事故。“抢红灯、闯红灯也

很危险，或者是(红灯)马上变绿了，或者(绿灯)

马上要变红了，骑行团不管不顾直接闯。这时

候过来一辆车，就很容易被撞或者追尾。”

　　来自北京的秦女士有过这样的遭遇，“去

年秋天晚高峰，等红灯减速时经常后面公路

车不知不觉窜过来插到前面，也没有铃声，吓

我一跳，还得急刹车。我碰到过几次，虽然没

有撞到我，但真的很吓人”。

　　秦女士的朋友则“不走运”了。“去年年底

骑电动车时，被骑公路车的撞骨折了，电动车

整个翻了，公路车车主全责。前两天，这个朋

友还和我吐槽‘自己落下后遗症了——— 看见

公路车就害怕‘腿软’，必须刹车’。”秦女

士说。

　　来自广东的陈先生是“莫名其妙”地挨

了一顿骂，“右转提前好久打灯，确认后视

镜没自行车我才拐的，刚准备打轮还没踩油

门，一名

男性骑行者

就“ 嗖”的 一 下

子 骑 过 去 ，然 后 对

我破口大骂”。这样的操

作让陈先生陷入了“自我反

省”，“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

来，我车都还没拐呢，估计就是妨碍

人家加速了”。

团队出战并排而行

新手缺乏安全意识

　　在调查中，记者注意到，骑友们大多有属

于自己的兴趣社群，社群以城市为坐标，骑友

在骑行群中相约骑行。

　　社群多以社交聊天群为主要基地，聊天群

中，群友们往往互通骑行经验、分享骑行技巧。

聊天群内，群友们会不定时相约骑行，约定时

间、地点和路线，说明配速约定骑行强度。

　　同时，有组织的自行车车队骑行时会保

持队形，寻找富有骑行经验和责任心的骑手

作为领队，经验相对较少的队员会被安排在

队伍中间或者是偏后的位置，队伍收尾的骑

手也具有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例如处理爆

胎事件等，以防有人掉队。

　　但是在实际骑行的过程中，仍然会出现

很多问题。

　　“走机动车道、闯红灯这种情况，每个城

市都有，其实这种现象在骑行队伍中很常见，

一方面是因为队伍中骑行人很多的时候，很

难完全管理到每一个人；另一方面是有刚刚

开始骑车的年轻人，骑行经验不够，有时候可

能顾及不到路况，就容易闯红灯之类的。”来

自内蒙古的具有7年骑行经验的骑友闫先生

告诉记者。

　　北京市民苏先生日常休息时也会去参加

骑行团，他表示，自发组织的骑行团缺乏对骑

行爱好者的引导，因此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

时有发生。“因为自行车车道有孩子或者有跑

步的人，所以追求速度的骑行团通常会选择

在机动车道骑。(通常)是一个大部队，很少有

像前后那么骑的，一般都是并排，把整条机动

车道占满是常事。”

　　苏先生说，随着骑行热度的提升，有大量

新手加入，但他们缺乏安全意识和责任感，有

的甚至连头盔都不戴。“公路车太危险了，速

度也快，前一辆车只要轧个石头子倒了以后，

后边车肯定接连地倒车摔车。一摔肯定是胳

膊、腿、手全流血，车毁人伤。”

加强交通安全教育

限速或需提上日程

  近年来，骑行团霸占机动车道、闯红灯、

竞速追逐等交通违法行为屡发，引发不少吐

槽和质疑，“汽车、电动车都限速，难道自行车

不能限速吗”“在公共道路上骑得飞快，竞速

去专业道路上练习不好吗”“这种骑行团出事

了能不能处罚组织者”……

　　“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和骑行者的安全，

对道路上的骑行团队进行管理与引导是非常

必要的。”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

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建议，首先应当加强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让骑友们学会遵守交通规

定，增强安全意识，明白道路骑行违法竞技的危

害性，让骑友自觉减少道路违法骑行行为的发

生。其次要加强执法监督，对于在机动车道骑

行、闯红灯、横冲直撞的违法骑行者要给予相

应的处罚，以引导道路骑行行为安全合规合

法。比如做一次专项治理，对违规骑行行为进

行处罚，并由媒体进行专题报道，加强执法及

宣传的效果，以减少骑行团违法行为的发生。

  “还可以考虑建立一些固定的骑行绿道

或者竞技场所，让这些热衷于骑行的骑友进

入到专门的场所内骑行，安全开展竞技活动，

以减少普通路面违法骑行行为的发生。”黄海

波说。

　　记者注意到，已经有城市将交通违法行

为列入个人征信，有了相关政策和地方法规

的支持。比如根据《南京市文明交通信用管理

实施细则》相关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在一年之内闯红灯、骑快道累计达5次以上的

将构成一般失信，记入个人信用档案；根据福

州市《公安交通管理领域联合惩戒实施细

则》，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一个季度内发生

闯红灯、不按道行驶、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

为2次以上，或者一年内累计发生5次以上的

人员，也将纳入征信黑名单。

　　黄海波认为，将交通违法行为纳入诚信

管理也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引导骑

行者、组织者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有效减少违

法行为的发生。组织者和骑行者的违法行为

不仅可能会被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

定进行罚款，还可能会被按照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拘留等处罚。

　　“鉴于骑行团的流动性较大，也不像机动

车还有牌照可以被道路监控约束，实际上对

于自行车组团骑行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难度

是比较大，很多违法行为难以被交警发现并

制止。”黄海波说，要想解决进行管理，可以要

求自行车尤其是竞速自行车在销售时进行登

记、悬挂识别标志等，这样在其发生违法行为

时就可以进行身份识别实施处罚。

　　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不少困扰于“暴骑

团”的人士呼吁，能否对自行车进行限速。根

据相关规定，自行车应在有非机动车道的情

况下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而非机动车道限

速15公里每小时。但据报道，有的竞速类自行

车速度已经达到40公里每小时，且实践中有

骑行者将这类自行车随意骑上路。

　　“对道路上非机动车进行限速还是非常

有必要的，通过限速规定可以控制非机动车

横冲直撞，以避免发生交通安全事故，也可以

为治理违法骑行行为提供限速法律依据。”黄

海波说。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郑翔告诉记

者，自行车限速已经在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

的特定城区实施。对自行车在人流密集、交通

路况复杂的地区进行限速，是非常必要的。另

外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很多自行车并没有测

速装置，骑行人也往往难以把握自己的骑行

速度，对初次超速的或其他情节轻微的超速

行为，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最近有不少小孩子来店里问我‘叔叔这里卖烟卡吗’。”在

天津市和平区开超市的郭霖(化名)发现，包括自己正在上小学

的儿子在内，不少孩子对用完的香烟盒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一

次，他发现儿子总是拿走他抽完的烟盒，询问之下得知，儿子是

为了参与一种用空香烟盒改造的“烟卡”游戏。

  据了解，“烟卡”游戏的道具源自香烟盒，孩子们通过折叠香

烟盒的盖子制作成长方形的卡片，放在地上轮流拍，谁能将对方

的“烟卡”拍翻面，就能赢得对方的“烟卡”，越贵的烟所对应的

“烟卡”也越“高级”。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烟卡”在小学生群体

间流行起来，不少小学生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烟卡”。而一些超

市、线上网购平台中，开始打包销售“烟卡”，一本涵盖各类“烟

卡”的卡册售价可达399元。

　　“烟卡”是否可以销售？对孩子们是否会有不良影响？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文具店公然卖烟盒

　　北京朝阳居民周亮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儿子在家楼

下和几个小朋友蹲在一起围成一圈做着游戏。周亮凑近一看，几

个孩子手里拿的竟是一些烟盒。周亮立马警惕地询问几个孩子

哪来的烟盒？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回答：“在网上买的。”

　　周亮立马反应过来，最近儿子经常拿自己的手机，付款账单

还时常有小额支出，家门口也时常有快递。“我起初以为是儿子

买玩具，但我发现这件事后，仔细浏览购物记录才发现，儿子下

单的是‘烟卡’。”

　　不仅如此，周亮还经常发现自己的烟盒“不翼而飞”，他以为

是家里的保洁阿姨给扔了，没想到是自己儿子“偷”走了他的

烟盒。

　　记者通过浏览周亮提供的购物链接发现，有商家在购买页

面标注“一手货源，看谁比我多”“大概率爆稀有卡，妈妈再也不

用担心我出去捡烟盒了”等宣传语。而且这些店铺大部分命名为

“文具用品店”“日用品专卖店”等。

　　广西南宁的王女士近日也发现自己家上五年级的儿子书包

里多了些特别的“玩具”。“我每个月都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让

孩子放学买一些文具方便些，但最近发现孩子的零花钱花得特

别快，经常一个星期就花光了一个月的。最近观察才发现孩子放

学经常在一些小摊买‘烟卡’。”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上看到一些小

商贩在地上铺一块布，上面摆放着各种“大牌烟卡”。据王女士的

儿子介绍，越“大牌”的“烟卡”越贵，普通的“烟卡”一张1元，类似

中华等“质量好的烟卡”要5元，他们不仅在小贩手里买“烟卡”，

还会在同学间售卖，“谁拥有的卡多且贵，谁就有炫耀的资本”。

河南省某小学在校教师曹老师提到，近日，班里有不少男生在课

间休息时聚在一起玩“烟卡”。

　　她曾见过有男生拿着烟盒在同学面前炫耀。“我以为这个男

生在班里抽烟，还怂恿其他学生，于是我把几个孩子叫到办公室

询问才得知，他们是想用烟盒制作‘烟卡’。”曹老师说，“我问他

们这些烟盒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有的说是跟家长要的，有的是在

网上买的。”

　　近日，记者走访天津市的几所学校、社区附近的商店发现，

大部分文具店、食品店都有售卖“烟卡”。

　　记者以给弟弟购买“烟卡”为由，询问价格，老板立即热情地拿出几本卡册供记者挑

选，并详细地介绍销量好的几款“烟卡”：“有5元1张的，也有20元1张的，越贵的越好玩，买

这种‘稀有卡’孩子们更有面子。”当记者询问这些“烟卡”是什么渠道进货时，老板却眼神

躲闪、含糊其词。

　　在电商平台上，也有众多“烟卡”产品正在热销。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烟

卡”，首页出现销量最高的一家店铺显示已售“2万+”，还有店铺的客服自称是“烟厂”直接

拿盒子叠的。

　　一些号称“绝版”“稀有烟卡”的销量更高，多达上万人付款。其中，含200张稀有“烟卡”

的卡册售价399元，商品评论中多是“孩子很喜欢”。有的名为“文具用品”的店铺内，商品竟

几乎全是“烟卡”。

　　记者在这些卖“烟卡”的评论区还发现，有人咨询是否为正版时，还有买家留言称“保

真，特别脏，上面还有烟味”。

　　不仅如此，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也有不少自媒体博主，拍摄“烟卡”制作视频，点赞量高

达几千。在视频的右下角是售卖“烟卡”的链接，点进去就会发现实际上是商家卖“烟卡”的

店铺，售价均在3元、5元至几十元不等。

自制“烟卡”涉嫌违法

　　记者了解到，商家销售的“烟卡”有自己印制的，有收集的，也有从“烟厂”直接拿货的。

　　上海诚康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大成认为，从现有规定来看，“烟卡”并不属于“烟草制

品”，不能简单用烟草相关法律法规去规范“烟卡”这一“烟盒制品”的销售问题。但如果有

商家私自印制、销售含有他人注册商标的“烟卡”，直接违反商标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据报

道，线下小卖部和网络电商销售的“烟卡”都不完全是用真烟的烟盒制作的，其中较为廉价

的版本多为商家私自印刷、制作。《烟草制品商标使用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使用他人注册

商标者，必须与商标注册人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必须在国家烟草专

卖局商标主管部门备案。

　　张大成说，另外，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和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

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按照商标法规定构成侵权。因

此，私自印售“烟卡”的行为显然属于商标侵权。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姚金菊看来，私自将烟草厂

家的商标印刷销售的行为违反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法规定，烟草制品商标标识必须由省

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非指定的企业不得印制烟草制品商标标识。如果不

是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企业印刷烟草制品商标标识，违反了该规定，属于侵犯

烟草企业商标权的行为，根据该法规定，非法印制烟草制品商标标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销毁印制的商标标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自制“烟卡”销售正在被相关部门所关注。

　　今年3月底，海南海口市监管局执法人员在辖区学校周边的文具店、玩具店等对“烟

卡”销售展开专项检查，发现一些厂家擅自将“中华”“和天下”等带有商标的烟盒进行印刷

销售。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商家涉嫌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

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正面引导未成年人

  在受访专家看来，“烟卡”与前段时间流行的“萝卜刀”一样，由于孩子对游戏的天然渴

望，未来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游戏道具，这些玩具的灵感大多来源于成人世界，因此要对

未成年人进行正面引导。

　　在张大成看来，商家想要以“玩具”这一用途向未成年人销售“烟卡”，除了必须具备相

应资质，还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等字样，否则依法不

得销售，相关行政部门也有权依法进行查处。对于多地频发的“烟卡”泛滥销售现象，在烟

厂、未成年人家长等利害关系主体维权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也有权提起未成年人保

护公益诉讼，对相关行为进行规范的同时产生一定的社会示范效应。

　　针对“烟卡”火爆售卖的现象，姚金菊说，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

育，提升公众尤其是商家和消费者的法律意识。执法机关需严格监管市场，对违法行为给

予严厉打击。同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建立便捷的举报机制，提高违法行为的发现和处理

效率。媒体也应发挥其社会责任，通过报道揭露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提升公众警觉。

  姚金菊说，商家首先需要详细了解烟草专卖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经营活

动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其次避免使用未授权烟草品牌商标。由于“烟卡”源自香烟盒，可

能涉及烟草品牌的商标使用。商家应避免未经授权使用这些商标，以免构成商标侵权。在

产品创新与设计等细节处下功夫。商家可以考虑创新产品设计，使用非烟草相关的图案和

标识，从而避免与烟草制品产生直接关联。

  为了合规经营“烟卡”或类似产品，姚金菊建议商家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同时通过跨

部门合作，如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动执法，形成打击违法行为的合力。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刘传玺 卢笑晨

　　

　　“我到现在都惊魂未定，也怪自己太过大

意！”近日，刘阿婆接到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电话，得知其银行卡被盗刷一案

已经判决生效后唏嘘不已。

　　2019年12月，为方便在外就医，刘阿婆在

家属的帮助下，用自己实名持有的153开头手

机号注册了相应支付账号，且单独绑定了一

张用于领取养老金的银行卡。然而，由于年迈

且不善于手机操作等原因，在就医归家后，刘

阿婆就未再使用过该支付账号。

　　5个月后，刘阿婆因持有两个手机号觉得

有些浪费，于是前往营业厅将153手机号注

销。2023年7月，刘阿婆因故急需用钱，突然想

到某银行卡里有一笔近60万元的养老金，持

银行卡到银行柜台取钱时却被告知款项已被

陆续转出。

　　“这笔钱我自己一分没花！”刘阿婆立即

请银行工作人员查询卡内近3年的交易流水，

了解到卡里的钱是由之前注销的那个手机号

所绑定的支付账号转出，转账时间从2021年持

续到2023年。刘阿婆这才猛然想起，3年前在注

销手机号时并未注销相应支付账号，也没有

想到该支付账号还一直绑定着这张银行卡。

心急之下，刘阿婆报了警。

　　今年1月24日，案件移送永康市检察院审

查起诉。检察官审查发现，刘阿婆注销153手

机号一年多后，运营商于2021年10月将该手机

号重新投入市场流通，后被杨某实名注册

使用。

  “用这个手机号注册支付账号时，我就觉

得不太对劲，但考虑到是新号也没多想。”据

杨某供述，其用该手机号码注册支付账号时，

就发现该号已经绑定了一个支付账号，但以

为是正常的，遂通过手机验证码登录、设置新

密码等方式顺利登录。之后一段时间，杨某都

未使用过该支付账号，直到一次网购手快选

择了支付账号支付方式，才发现自己“从未向

里转过钱的”支付账号竟然能够成功付款，杨

某这才注意到该支付账号还绑定了一张别人

的银行卡。

  “一开始我有点慌，但很久都没人找上门

来，我就鬼迷心窍，尝试提现。”面对检察官讯

问，杨某悔恨万分并表示自愿认罪认罚。

　　经查，2021年12月至2023年6月，杨某共计

从刘阿婆名下银行卡转至支付账号账户59万

余元，再通过支付账号账户分371笔支出39万

余元。案发后，杨某家属已退赔刘阿婆全部

损失。

　　永康市检察院认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

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于今年1月30日

依法提起公诉。

　　3月15日，永康市法院开庭审理，当庭宣

判，以盗窃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

处罚金10万元。

　　“针对这一个案，我们向运营商了解到，

由于手机号与其他软件账号的绑定情况只由

其他软件所属的第三方公司所掌握，各大手

机运营商无法知悉这一信息。对于过了90日

冷冻期后再次入市的手机号码，如果用户在

销户前没有及时解除手机号码与其他软件账

号下的捆绑关系，就存在被新机主登录窃取

前机主个人信息或账户内财产的风险隐患。”

承办检察官胡丽笑说。

　　3月19日，永康市检察院会同永康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移动、联通等通信运营商永康分

支机构召开座谈调研，通报案情。会上，各运

营商就后续制定入网出网告知服务机制达成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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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 追逐竞速 侵占机动车道

“暴骑”健身横冲直撞该管了

手机号“易主”后银行卡里近60万元不见了


